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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民间信仰具有乡土性,因此民间信仰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民间信仰圈,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等特点。以

武山县水帘洞“麻线娘娘”信仰为研究对象,对武山县水帘洞庙会与民间信仰、乡土文化建构的关系进行梳理,看以发现

庙会与乡土文化建设对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具有“引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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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信仰是人们对地域文化的合理想象,结合社会生活和历史传说建构乡土社会的“信仰圈”,通过

民间传说和民间信仰构筑富有地域特色的信仰文化圈。武山县水帘洞是一处宗教文化圣地,由水帘洞

石窟群、摩崖壁画、庙宇组成。水帘洞是以道教为主,隔山相对的则是拉稍寺,历经千年,摩崖壁画和造

像受风霜雨雪侵蚀,有不同程度的脱落,部分佛像严重损毁。保存较为完整的壁画和佛像依然栩栩如

生,依然光彩照人,可以想象出昔日宗教文化的兴盛。水帘洞石窟是佛教文化沿古代丝绸之路传播的结

果,与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掖马蹄寺石窟、敦煌莫高窟构成佛教石窟

艺术,堪称佛教石窟文化的典范。从中可以看出,佛教文化传入的轨迹,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

的影响,并促进了本土道教文化的发展。在民间诞生的各种带有地域色彩的信仰就是民间信仰。民间

信仰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等特点。本文以武山县水帘洞麻线娘娘信仰为考察对象,运用文化人类学相关

理论分析民间信仰、乡土文化和“信仰圈”的关系。

一、“麻线娘娘”信仰的缘起

武山县有一处名胜古迹叫水帘洞,是一座宗教圣地。群山林里,山体酷似一朵即将盛开的莲花,水
帘洞坐西面东,隐藏于莲瓣之间,好似花蕊。每当雨季,水自山巅向崖檐滴下,状若水帘,故曰“水帘洞”。
据传在莲花山东北 20 里外有个叫李家沟的地方,只住着一户李姓人家,以务农为业。李氏为人善良、憨
厚。他平生把蚂蚁也不轻易伤害,人们叫他李善人。李善人有个贤惠的妻子,名叫汪小莲,比李善人小

两岁,李善人 32 岁时才得一子,喜爱倍加,故取名贵子。贵子已 1 6 岁,但夫妇俩还希望有一个子女,于
是到处求神拜佛,感动了即将投胎转世修行的大势至菩萨,决定投胎于李家。在农历 9 月 1 5 日晚,夫妇

俩做了相同的梦,梦见厅院里生出一株莲花,莲叶托着红艳艳莲花,亭亭玉立、翠色欲滴。他/她刚要伸

手去折,莲花忽化作一道七彩光束。不久,汪小莲怀孕,到第二年 7 月 1 2 日,便生下一女孩,取名为珍

秀,珍秀机灵聪慧,3 岁能咏经。珍秀七岁时,父母双亡。珍秀和哥哥、嫂子一起艰难度日。贪财的嫂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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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把她许配给康家庄康员外,珍秀死活不嫁。但珍秀扭不过嫂子,从此就没日没夜地捻麻线,一双纤

细的手都被麻线割裂开口,鲜血淋沥,珍秀未曾停手。嫂子见一时难以说服珍秀,于是与康员外商量,等
珍秀 1 3 岁再说。5 年时光一晃而过,珍秀的嫂子在正月十五与康员外商量好,在 2 月 22 日将珍秀迎

娶。被逼无奈的珍秀假意答应,珍秀的嫂子又向康员外索要五百两银子。嫂子担心珍秀出逃,就将珍秀

锁在家里不让出门。

2 月 1 9 日吃早饭时,珍秀趁兄嫂在饭桌谈论她出嫁的事,悄悄地撬开侧窗,小心翼翼地爬出了窗

口,手牵麻线顺着屋檐溜出大门。麻线拉着转轴吱吱作响,在庭房里商量事的兄嫂以为珍秀仍在纺线。
过了片刻,贵子要准备出门办事,忽见东房的窗户敞开着,走过去看了看。纺车转动着,却不见珍秀的踪

影。只见麻线从窗口绷得紧紧地出了大门。贵子惊慌失措地对妻子说:“珍秀逃跑!”马兰顺手将洗刷锅

盆用的笤刷子一提就往外跑,贵子见妻这般惊慌,顺手将灶头旁立的烧火棍一提,紧随其后,去追珍秀。
珍秀拼命跑,生怕兄嫂追来,手中紧紧牵着那根麻线。当她跑得气力不支,两腿发酸,实在支撑不住时,
她也没有放弃,仍不停地向前跑,然而手中的那根麻线却越绷越紧,最后她跑不动了。她线纺的麻线也

不够了,情急中她拽出了腹部的肠子,与麻线续在一起。继续向前奔跑,到一个池子跟前时,肠子也用光

了,她一步也挪不动了。就在此时,一只金翅凤凰落到珍秀身边,她向前跨上了凤凰的背,凤凰载着珍

秀,向水帘洞飞去。从此,这个地方成了妇孺皆知的显圣池。贵子和妻子见珍秀扯出肠子奔跑,又被凤

凰驮着飞去,很是吃惊,但他们还是抱着留住珍秀的希望,继续追赶。正当珍秀用尽力气跨上洞中莲花

台时,贵子和妻子赶到,一把拽住珍秀的一只脚,但此时珍秀已涅磐成佛,珍秀面目慈祥。贵子“扑通”一
声跪在莲花台前,哭嚎着说:“妹呀! 我们对不起你,早知你与佛有缘,我们绝不贪财逼你染红尘,今天是

2 月 1 9 日,是你成佛之日,如你对哥嫂没什么意见,就让我手中的烧火棍,你嫂手中的笤刷子生根发

芽。”说完就把自己手中的烧火棍和妻子手中的笤刷子插在石缝中。忽然,那烧火棍和笤刷子转眼间拨

枝生芽,变成了两棵郁郁葱葱的大树。从此后,人们便把珍秀叫麻娘娘或麻线娘娘。至今农历二月初九

至十九为水帘洞庙会,在此期间,甘谷、武山、通渭和陇西四县的香客和信众慕名而来,向麻娘娘许愿、还
愿,虔诚祭拜。信众认为对麻线娘娘虔诚信仰就会有求必应,这些信念不断丰富了麻线娘娘内涵,形成

四县民众对麻线娘娘的顶礼膜拜。这正如王铭铭先生所言:“不难看出民间宗教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两

大特点。”[1]麻线娘娘的传说与流传于兰州西固、临夏等地金花娘娘传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故事情节大同

小异,说明民间信仰的形成有一定的流变性,也体现了民间信仰形成具有相似的母题类型。

二、民间信仰与乡土社会

在国内乃至国外都有很多关于女性神灵的崇拜,其构成宗教信仰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民间信仰中

更是屡见不鲜,具有代表性的,如东南沿海大范围的妈祖信仰和观音信仰,也有小范围的西王母信仰、金
花娘娘信仰以及麻线娘娘信仰。民间信仰源于万物有灵,内容丰富,成为乡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乡土社会所包含的内容即为地方政治、经济、乡土习俗文化。每一种独特的文化都是经历成百上千

年的历史文化积淀,逐渐孕育而生,不断完善,形成一种较为固定的文化模式。乡土社会文化即是这样

一种形成模式,乡土文化的创造者是民众,因此,乡土社会的主体亦为民众,民众在不断地创造乡土文

化,享受文化,同时不断地完善乡土社会文化的不足。
民间信仰构成乡土社会一个文化典范,代表着乡土社会的一种精神文化,作为精神文化,民间信仰

更为直观。对于在民间社会产生的一种精神文化,自然有对其服务的一面,即为功利性,正所谓“民间信

仰是一种广泛传播于民间社会的,以多神崇拜为基础的信仰活动,它介于原始宗教、巫术与正统宗教之

间,没有统一的教义、教理、仪轨和组织系统,信仰者主要目的在于消灾解厄、祈求平安与财运福利等,具
有极强的功能性、功利性与地域性色彩。”[2]因而民间信仰的兴盛与民众的某种需求有关,通过相互之间

的满足达到互惠的目的。民间信仰多为如此,用“祈求或祈祷”的方式求助于崇拜对象,再用“还愿或感

恩”的方式来回馈,这种相对隐形的崇拜形式,得益于某种不为人知的互惠关系。民间信仰多会依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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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神话传说不断建构和完善信仰体系,以此达到民间信仰的神秘性。民间信仰总会有各种不同形式的

口头故事,对于虔诚的信众来说,口传故事便是信仰神灵的来源,用大同小异的母题建构民间信仰。

三、信仰圈与民众生活

信仰圈是依照民间信仰来建构的,特别是在佛教和道教多神信仰体系下引申出的民间信仰,显得格

外明显。按照崇拜神灵而建立的有大小范围不同所属的“信仰圈”,这个“圈”是一种笼统的区域。在这

个区域内有共同崇拜的对象———某位崇拜的神灵;有信仰的主体———信众,俨然形成一个小范围的信仰

圈。对于神灵的虔诚膜拜与民众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如上所言,圈内是有一定的利益互惠,通过信仰来

影响民众生活。“社区或地域神崇拜,从宗教仪式的角度,体现了村落作为社会互助和认同的共同

体。”[3]如甘肃定西、陇南等地区的家神信仰,由不同的家神“祭祀圈”构成了一个区域性的“文化圈”[4]。
武山县水帘洞庙会每年农历二月初九到十九,历经十天时间。吸引来自于甘谷、武山、陇西和通渭

等临近县的信众前来朝拜,香火旺盛,信众络绎不绝。笔者通过观察,庙会期间,信众前来敬香者居多,
有还愿的,有请道士诵经解厄的,有许愿的,有为亡人超度的,也有祈求姻缘早日完婚的等等。设坛建

醮,道士身穿道袍,念诵经文,信众虔诚跪地,双手托着盘子,盘子里放着许愿文书,用黄纸粘叠成的长方

体状,正面用小楷书写着:“疏文一函,圆通宫,呈进道投洞焚香炳烛辉煌恳祷神明,祈求子嗣/婚姻速得

成就,早日成家消灾解厄降幅沾恩信心,弟子 XXX,谨谨上诣。”祈求与还愿形成民间信仰的一对互惠关

系,二者相辅相成。“民间社会一直是人类各种文化现象赖以生长的沃土,而民间信仰文化作为整个文

化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不仅起源很早,几乎与人类文明初期的生产、生活活动紧密相连,同步进步,
而且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几乎承载了人类初期历史阶段所有在观念、意识、理想、目标、智慧、情感等领

域的认知程度与表达方式,甚至也蕴涵着初期人类对于自身生命本质之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关切、思
考和表达。”[5]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视人口繁衍,由于饥荒、战争、疾病、瘟疫等原因,人们的生育水平极

低,人口增长十分缓慢,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利于家族兴旺昌盛,造成社会、家族和个人对人

口生产的重视。求子之风的兴盛与这样的背景有直接关系,相传水帘洞麻线娘娘有助人送子的神力,很
多年轻媳妇在婆婆、丈夫的陪同下,不远数十里、数百里,到水帘洞拜菩萨、喝神水、含神冰,希望早生贵

子。庙会期间也有祈求姻缘和早日完婚的,也有超度亡灵的。庙会是在宗教场所举行的盛大活动,吸引

信众和游客慕名而来,促进旅游和消费的发展。
刘秋香在《庙会文化研究论略》一文中,通过对庙会文化的历史沿革作了简要介绍外,并对庙会文化

发展作了阶段划分,认为庙会文化在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重新复兴,不断发展,并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继续推行,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交互碰撞之际,庙会文化同其他的民俗事象一样,正
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迁。对于研究庙会文化的方法,纯粹运用民俗学已显得力不从心,而应从文化人类

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庙会文化的研究不断推向深入[6]。庙会文化

不单纯是以拜神、许愿、还愿、娱神、诵经、设坛建醮、做法事等为主的活动,这些只是构成庙会的基本的

元素。庙会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从现有的庙会来看,庙会是具有消遣娱乐的功能,亲戚

朋友相互走访,在庙会上可以载歌载舞,以唱道情为主。通过娱乐的方式达到相互交流的目的,也有娱

神和娱人的意思。庙会是集信仰与娱乐于一体,在庙会郊游时,青年人乘此机会相中意中人,使庙会的

空间活动的内涵更为丰富。

四、庙会与乡土文化的建构

打造生态文化旅游和建构乡土文化相辅相成。笔者在水帘洞庙会观察到,不断有现代元素出现在

庙会当中,使庙会文化变得更为丰富,更具有欣赏性,同时体现了文化的共享性,如在水帘洞庙会期间可

以看到广场舞。广场舞与庙会几乎没有任何瓜葛,但作为娱乐项目,广场舞更具有观赏性。因为庙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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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是信众拜神许愿、还愿的空间,更是吸引游客观赏和游览的场所。庙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转变,内涵

和外延不断扩展,为促进乡村生态文化旅游奠定基础,通过庙会打造精神文化的观赏性,使生态旅游更

具有文化底蕴和吸引力。“对于自己的乡土文化要有所认识,认识不是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为了改造

它,正所谓推陈出新。”[7]

乡土文化建设对于促进生态旅游有促进作用,反过来,生态旅游还会带动乡土文化的发展,二者互

为动力,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但是在乡土

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乡土社会是安土

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给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

动。”[8]滩歌旋鼓、西乡民歌、马力剪纸、城关秧歌等民俗风情,构成武山民俗文化,武山县依照“保护为

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不断提升武山乡土文化知名度,打造武山生态文化旅游。促

进乡土文化资源的整合,带动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庙会为引擎带动武山乡土文化建设,为民间乡土

文化提供平台,从而达到乡村文化与生态旅游互推共进的目的;同时以“一带一路”丝绸之路建设为契

机,不断发展武山县乡土文化生态旅游;加强对外宣传,提升知名度、美誉度,打造天水旅游文化的发展,
乃至建设整个甘肃旅游走廊。文化不仅需要传承,更需要发展。乡土文化既是根植于历史,又要书写新

的历史。“一带一路”作为文化战略,以国家大战略概念来带动县区小战略,以大带小,可以借力发力,再
以小促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断整合武山县旅游文化资源,从全局出发,要符合人性、突出地域性、
带有传承性、反映时代性、明确指向性;不断增强文化竞争力,彰显地域特色文化,提升人的文化素养,推
进人的现代化;以大视野、大格局为出发点,实现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要设法在更高层面上建立一种互

动机制,增添新内涵新动力,续写新的篇章。

结语

乡土文化是有“认同感”的东西。“而且是社区和群体的认同感,这种认同感是基于社区群体的,是
带有乡土自觉性和积淀性的。”[9]因而乡土社会文化是源于民众生活,来自社区和群体,挖掘乡土文化更

是离不开民间大众和社区群体。民间信仰是乡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民间信仰和民间宗教

文化需要加以开发和保护,作为乡土生态旅游建设的“引擎”,带动乡土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从而带动

乡土社会经济增长,达到绿色双向互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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